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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泥、拉坯、晾干、修坯、刻花、上釉，而后经 18
个小时左右、1280℃以上的高温烧制，最后冷却、出
窑——一件件釉色青碧柔和、温润如玉的青瓷便从
青瓷艺人、青年党员徐星之手诞生。

这位 34岁的青年工匠，将这份从火与土中淬炼
出的千年技艺继承并发扬，给生活之物以“青”，那种
感觉如同等春天，“还没来就已爱得无尽欢喜”。

“中国青瓷，只此青绿。”对于坚守这抹从浙西南
的“深山黛珠”中走出来的天青色，他内心尤为笃定。

从两个“为什么”开始

每当凝望青瓷时，徐星总是为它的原始安排感
到惊奇，又为冥冥之中的相遇无限感恩。

对于青瓷，他最初的记忆是在儿时。
上世纪 50年代，爷爷那辈举家从千岛湖迁移到

龙泉查田的一个小村落。村庄坐落于龙泉窑古窑址
石隆地区，该窑址群有近 20处宋元古窑址。那时，除
了基本的居住空间，田里、山上几乎都被各种大小不
一的瓷片层层堆满。“这些花、鸟、鱼、兽为什么能出
现在上面？”看着习以为常的瓷片，他在脑海里对青
瓷纹饰打下了第一个问号。

父亲一直以制作青瓷底座为生。童年的徐星，
不是跟在父亲身后玩瓷土，便是转悠在各种大器型
青瓷器物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瓶子和盘子？”和瓷
片不同，完整的器物带给他震撼感的同时，也在潜移
默化中熏陶了他。

儿时的烙印，往往最难化开。
2007年，带着对青瓷的向往和渴望，他一头扎进

工坊，学习揉泥、拉坯……
2009年，徐星完成了两件大事：大学毕业，正式

迈入青瓷行业；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是在这一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为全球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

毕业回到龙泉后，他先后师从省工艺美术大师
陈先明、金益荣，学习更为精湛的制瓷技艺。习惯每
天 6时起床，看看老瓷片，找一些灵感，然后挽起袖子
开始揉泥。“这道工序讲究均匀，得把里面的空气都
揉出来，否则高温烧制时，泥坯会炸……”揉好后，他
要将每团泥用线逐一割开，“直到没有一个气孔，才
算合格”。

时常发生的情况是，一整天只钻研一道工序，揉
泥。每团泥将近 10 公斤，最多时，他一天要揉 10
团。收工后，双手会不住发抖，甚至捧不住碗。

“不能忘记自己是手艺人，这是我的初心。”对于
青瓷创作，徐星有着自己的理解，“要永远相信自己
的双手，保持对‘美’的追求，这是匠心”。

这份追求，直到现在也没改变。
可以想象，多少泥土在徐星手上，就着晨曦、映

着余晖一一成型。
青瓷，原是一抔土，由土而生，经火重生。从第

一次烧窑开始，每窑的烧制数据，徐星都会逐一记
录，每年记满厚厚一本：四季的烧窑温度、时长等都
不一样，春天的烧制时间可以久一点，温度低一点；
冬天则相反。“看着是简单地烧，只有亲历其中才晓
得，窑内的千变万化，每分钟都不一样。”开始素烧
后，他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在窑旁，“这是自己的东西，
它有什么脾气、什么特点，哪有人比我更了解？”

2014年，徐星创办龙泉市星辰瓷业有限公司。
从此，他在青瓷中找到身心的一隅宁静，也肩负

起青瓷技艺传承发展的时代使命。

在10%的成功率里找到方向

走进徐星的青瓷工作室，其中所陈列的大器型
青瓷作品，轻而易举地就能收获目光的聚焦和惊叹，

“质如玉、明如镜、声如磬”，丰润典雅，令人耳目一
新。《荷叶盖罐》便是其中之一。

这件尺寸约 50cm×50cm 的大器型青瓷作品，没
有参加过任何展览，也没有获过任何荣誉，只是在徐
星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这是 2014年的作品，那年前前后后一共做了 10
个，只成功了这一个。”这一年，徐星从小器型制作转
向大器型制作，他把大部分的心血和时间都倾注在
这个罐子上。

在龙泉青瓷中，大器型的工艺复杂，不外乎拉坯
困难，烧制难度大，不可控因素多，成品率低等特
点。即使在当代各方面工艺条件先进了，也鲜少有
人去尝试。

采访中，徐星一边掰着手指，一边述说着烧制之

难，比如有的在晾干或素烧时候开裂，有的在烧制时
流釉；瑕疵最轻微的是罐口有一丁儿缩釉，最“惨”的
一个则是在窑内直接裂成两半……唯一成功的这
件，是第七次烧制成功的，“反反复复确认后，压在心
里许久的石头才落下”。至今回忆起来，他仍感慨万
分——从那以后，他虽然没能再成功烧制出第二件

《荷叶盖罐》，却在大器型创作上收获了经验，找到了
方向。

既然烧制工艺如此复杂，为什么仍钟情于此呢?
他的答案是，走很少人走的路，才能让青瓷技艺

传承更完整。
纵然烧制过程大同小异，但同一座窑、同一个

人、同一块泥，却会诞生截然不同的瓷器，徐星将此
视作“青瓷的最大魅力”。

龙泉多山，崖岩耸立，泉水亦多，作品《源》以山
泉为创作灵感，胎料使用龙泉本地的朱砂瓷土，釉料
选择了龙泉粉青釉，器型本体取用葫芦的下半部
分。在主体定调的基础上，徐星选取贴塑的方式，塑
造出“泉眼”形象，并利用瓷釉的流动性，让釉层和贴
片自然形成泉水流出的“意象”。同时，在器物主体
垂直于贴塑的下方，画了一道“流泉”——流泉的组
合，使“源”完全落到了实处。在第八届中国（浙江）
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上，《源》一举斩获金奖。

另一件大器型青瓷作品《福缘》参照的是明官窑
时期的礼器。大器之上，他以阴刻阳刻的装饰手法，
刻绘了 100种不同字体的“福”字，在梅子青釉的衬映
下，百福之缘的寓意呼之欲出。《福缘》先后获第十四
届中国“漆花杯”金奖、中国工艺美术“神工杯”金奖，
后被浙江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传承”二字，挂在工作室最醒目的位置。这幅
书法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之手，“我想，这
是师公对我的鼓励和嘱托”。在徐星看来，前辈掌
舵，后辈撑船，便是传承的意义所在。

而他，便是撑船者之一。

让龙泉青瓷富有时代气息

这些年，徐星主要以研究明早期官窑复
刻为主，这类作品沿袭宋的韵味、元的大气，
主要器型为实用美观的茶器、赏心悦目的摆
件。作品中，有龙泉的自然山水，有女性秀
美的身影和长辫，还有敦煌莫高窟壁画上
的飞天神鹿，更有华夏大地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巨变……

随着步入青瓷行业的时间越来越久，徐
星的思考也变得更为成熟：设计富有时代气
息的青瓷产品，让这个行业更加生机勃勃。

变化发生在 2019年。
这年 7 月，“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

化”特展在故宫开展，49款文创作品纷纷亮相。其
中一款名为“天下龙泉雍正壶”的作品，是以首款故
宫指定并亮相故宫博物院的龙泉青瓷宣传品，这款
文创作品正是由徐星创作。

“天下龙泉雍正壶”共一壶两杯，通体施粉青釉，
光素无纹，线条优美，造型简约，色泽素雅。“从没见
过实物，仅凭照片就要出作品，挑战极大。”徐星回忆
道，复刻古器物的“精气神”，从胎、釉到形都得细细
琢磨，在烧成上反复尝试。翻阅了大量古籍，又经
过相关专家的数次指导和建议，他先后四次修改
坯体，最终出炉了几乎神似原品的“雍正壶”。

正是在这次特展上，他亲眼目睹了年轻人
对这款壶的喜爱程度，“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他这才意识到，年轻的客户群体是这个行业
里的潜在客户。

龙泉青瓷，以“千峰翠色”的明丽和“如冰
似玉”的晶莹著称于世。一代代青瓷艺人，以
匠人之心，琢青瓷之美。

徐星也不例外。
从业 15年、入党 13年，他一直以党员的身

份严格要求自己。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在
龙泉窑火千年不灭的历史长河里，他是参与者，
更是受益人。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他
时刻提醒自己，要像青瓷一样，守住内心的一潭“清
水”，以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坚守龙泉青
瓷阵地，“做生活瓷，过瓷生活”。

作为青年党员，徐星坚守初心；作为青年工匠，
他怀揣匠心。

对每一件青瓷作品负责，让龙泉青瓷薪火相传，
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便是扎根在徐星心中沉甸甸
的使命感。

编者按

青年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希
望，是社会发展中充满生机的力量。

一百年多来，有无数热血青年汇
聚于党旗下，在中华民族独立、复兴
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十年来，我市青
年党员干部和先辈们一样，以青春之
名，续写时代精彩。他们或苦练技能
助力乡村振兴，或以工匠精神传承和
发展非遗文化，或放飞活力创新创业
以成就梦想……

他们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融
入社会发展的“大蓝图”，努力在实现
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为实现中国梦奉
献一份力量。

好的榜样，是最好的引导；好的
导向，可以凝聚强大力量。

我们即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然有更多
的青年党员，以他们为榜样，将自己
的人生目标与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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